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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边收拾家务边听音乐，
当听到刘和刚的《父亲》时，我一下子
热泪盈眶。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父母
了，想给父亲发微信视频，可八十多岁
的父亲不会玩智能手机，更别说微信
了。思念翻涌而来，我顾不上收拾家
务，买了父亲最爱吃的糕点，跨上单车
一路飞奔，回老家看望父亲。

到了老家，大门紧闭，父母都不
在。我正要给哥哥打电话，邻居说：

“你爸妈都下南地剜洋葱了！”
我笑着道谢，放下礼物也去了南

地。田地旁边的三轮车上已经收获的
紫红色洋葱，足足有碗口大，特别喜
人。父亲刚好背对着我直起腰，艰难
地双手反扣着用毛巾擦脊背上的汗
水。看到父亲紫铜色的脊梁上一道道
汗水夹杂着被玉米叶划破的红色伤
痕，我的心一阵生疼，快步钻进套种洋
葱的玉米田里，接过父亲手中的毛巾
帮他擦拭脊梁上的汗水。

父亲一扭头看到是我，满脸的褶
皱笑成了一朵花：“利芳回来了！你别
进地里，小心玉米叶划破你的胳膊。”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
忍住眼泪。我可亲可敬的老父亲啊！
您都八十多岁了还在田里干活，还依
然用您坚实的脊梁保护着已经长大的
女儿。女儿再大，在您眼里都是小孩
儿，是您掌心里的宝贝啊！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忙完地里
的活儿，就会把我背到背上，逗我，哄
我，全然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在煤
油灯下纺花，纺车吱吱呀呀的纺线声，
就像一首催眠曲。父亲的脊梁就像是
我儿时的摇篮。不一会儿，我就在父

亲的脊背上听着吱吱呀呀的纺线声，
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我小时候身体弱，老生病。那年冬
天，大雪纷飞。我感冒发烧了，小脸儿
烧得通红。父亲二话没说，踏着厚厚的
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背着我到几里外的
卫生室看病。天寒地冻，但我趴在父
亲的背上觉得好温暖。打完针，回来
的路上，我依然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
的体温温暖着我，我竟然睡着了，连啥
时候到家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阳
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时，我醒了。守了
一夜的父亲看我醒来，赶紧摸了摸我
的额头，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俺妞的
烧终于退了，赶紧起来吃你妈给你做
的酸汤面叶，再出出汗就全好了！”

后来，我上学了，父亲总说女孩子
家身体弱，不让我下地干活，怕我晒
黑，怕我受伤。那年暑假，我说我长大
了，要帮父亲去瓜田里帮忙看瓜。因
为瓜田四周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父
亲一大早就起来在田间地头搭了一个
小小的瓜棚，还在上面铺了厚厚的麦
秸和树枝树叶，嘱咐我：“要是太热就
回家，可别中暑了！”我答应着，躲进瓜
棚，看起书来。

阳光火辣辣地照在田里，炎热得
很，没有一丝风，父亲在瓜田里一个个
挑选着成熟的西瓜，抱起这个敲敲，拿
起那个听听，不一会衣服就被汗水浸
湿了。他顾不上擦汗，要赶紧把车装
满，一步步拉着架子车赶在十点之前
到达十几里外的县城，卖个好价钱。
我想帮父亲装瓜，父亲看着我瘦小的
身材说：“你抱不动的，等你长大了再
帮忙吧，快去瓜棚里，别晒着了！”

等到太阳快落山时，父亲从县城
回来接我回家，见面就问：“怎么样？
热不热？”“还好，有瓜棚呢，不热！”父
亲让我坐在架子车上，拉着我在晚霞
中一起回家。坐在车上，看着父亲被
晒得起皮的脊梁，我的眼泪禁不住无
声地流下来。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的方式
却有千千万万，富裕人家的父母让儿
女吃穿不愁，高干人家的父母让儿女
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我的父亲，一个
普普通通的农民，对我的宠爱，就是炎
炎烈日下瓜棚里的那一片凉荫。

父亲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一辈
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很苦很累，
但从无怨言。父亲常告诉我：做人要
有骨气，要有担当，要清清白白坦坦荡
荡。就像我们的脊梁，要永远挺直，不
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做
人跟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付出才有收获。土地包容万物、滋
养生灵，做人也要像土地一样，不要斤
斤计较，要懂得付出博爱……后来我
长大了，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乡村，开始
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每当累了困了，
遇到挫折委屈时，我都会想起父亲的
脊梁、父亲的话，就会备受鼓舞，不再
害怕与彷徨。

小时候，父亲的脊梁是我温暖的
摇篮；少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依靠的
港湾；青年时，父亲的脊梁是烈日下的
凉荫；中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前进的
力量。直到现在，父亲烈日下闪着紫
铜色光芒的脊梁虽然不再挺拔，但依
然是爱的脊梁、朴实的脊梁，是我心目
中最伟岸的大山。

父亲的脊梁
◎孙利芳（汝州）

兰兰轻盈地走进客厅，蓦然发现
客厅里多了一瓶花，一瓶与这富丽堂
皇的客厅格格不入的野花。

这野花分明是淘气的丫丫昨天郊
游采集回来的。庭院里种植有不少名
贵花草，习以为常了就感觉不出其名贵
来。兰兰对这束带有田野泥土气息的
野花，感到特别珍贵和亲切，她朝圣般
捧起大肚细脖儿蓝莹莹的花瓶，凝视
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吻着、闻着，那花
的芳香仿佛浸润到她的肺腑里去了。

兰兰正入神儿欣赏着这瓶野花，
丫丫在她身后突然喊叫：“姐姐，别动
我的花！”只见兰兰颤抖了一下，随着
一声脆响，手中的花瓶随之落地，四分
五裂变成了碎片，野花及绿叶儿散落
了一地。

“怎么回事？”楼上的女主人人未
到，声音先伴随着香水味儿飘落下来。

丫丫嚷道：“妈妈，姐姐把我的花
弄坏了，让姐姐赔我的花。”

兰兰说：“我赔我赔，连这花瓶一
起赔。”

女主人走下楼来，看到地板上的
情景，先温和地对丫丫说：“这花瓶是
你拿出来的？”

丫丫低头默然不语。
接下来，女主人敛起微笑对兰兰

说：“花瓶是你打碎的？”
兰兰避开女主人犀利的目光，惶

恐地“嗯”了一声。停了片刻，女主人

突然脸色一沉，冲兰兰道：“这花瓶你
赔得起吗？你知道有多珍贵吗？”

兰兰顿时脸色苍白，怔怔地站在那
里，像傻了一般。丫丫趁机溜回自己的
房间。女主人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
住地摇头叹息，责怪兰兰的鲁莽。

随着一声门响，男主人陈教授回
来了。“咋回事呀？哟，原来为一花瓶
呀，恁看把闺女给吓的，不值得啊。”陈
教授笑眯眯地走进客厅，慢条斯理地
说道，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眼镜的人。

“几万块啊，我亲眼见到你从古玩
市场买回来的古董啊。”女主人对丈夫
说。

才淘回不久的古董瞬间支离破
碎，陈教授惋惜的表情，戏剧般地挂在
脸上，但他迅速收回绷紧的肌肉，哈哈
一笑说：“这个是赝品，老李你来鉴定
鉴定。老李可是我请来的古董鉴定专
家呀。”他眼角余光微妙地扫过老李。

眼镜李捡起一块瓶片端详一阵
后，取下他的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然后
取出放大镜对着瓶片仔细研究了一
番，再瞄瞄陈教授，若有所悟地说：“哈
哈！陈教授，这回你上当了，正如你所
说，这摔碎的花瓶，是赝品！”

“世俗真是可恶啊！”陈教授爽朗
一笑，然后轻轻拍了一下魂不守舍的
兰兰的肩膀：“闺女，没事啦，快清理一
下客厅吧！”

兰兰如释重负般地长出一口气，

很快恢复了常态，弯腰去捡碎
瓶片儿，女主人还叮嘱说：“小
心，别伤着手。”

眼镜李随陈教授上楼进了
收藏室，关上门，他迫不及待
地说：“陈教授，那摔坏
的花瓶可是难得的珍
品呀！”

陈教授异常惋惜地
说：“是的，我早有预感呀。”

眼镜李安慰道：“那花瓶属
于唐代贡品，确实珍贵，但远远
不及……”

陈教授淡然一笑，说：“哈哈
哈，对啊，花瓶再珍贵，充其量只是一
件古董，比它更重要的是宽容和关爱
啊！”

眼镜李不住地点点头，然后追问：
“听你话音，摔碎花瓶的一定是你的宝
贝女儿啦！”陈教授摇摇头说：“她不是
我的女儿，我女儿叫丫丫，她叫兰兰，
是我从乡下雇来的小保姆。”

闻听此言，眼镜李瞠目结舌，甚
感惊讶：“啊，原来如此啊！”他嘴巴
大张，几次差点把眼镜跌下来。

陈教授接着说：“咱啥都不提
啦，还是请你看看我的收藏品吧。”

中午，陈教授特意招待了眼镜
李，并喊夫人、丫丫和兰兰作陪。明
亮偌大的客厅里，洋溢着和谐而又
温馨的气氛。

原来如此
◎周洁（郏县）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秋光尚未将
夏季完全覆盖，不过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
了。下班出了市政综合楼向北短短的几十
米路后，折上东西走向的祥云路，迎着落日
西行，路北是 25万多平方米的祥云公园。
公园最南边与这条路齐平，路边栽种了
1000多米的翠竹，嫩绿的竹叶在夕阳的斜映
下泛着金黄的光，仿佛变成了透明。

祥云公园以不高也不尖的山顶为中心，
山坡均匀向着四周辐射，曲曲折折的石子路
或水泥路或踩踏成的小土路延伸至山顶，朝
着另一面再走下山去。一条彩带般绕山腰
一周的宽阔水泥路，可以通过洒水车，也是
健步跑的专属通道。与南边800米处的近
700公顷的白龟湖湿地公园相比，这个公园
犹如银盘里一颗小小的珍珠，虽小，但各色
动植物也有上百种，清脆的鸟声不绝于耳。

今天突然想步行回家，感受一下每日两
个来回的路途，在悠闲的漫步中会是怎样的
风景。一路要经过两所幼儿园、两所小学、
两所高校，还有一所涵盖了幼儿园到高中的
综合学校，另有两家超市、两家银行……

相对于白龟湖湿地公园的地势来说，这
一大片区域就是一处朝阳的山坡地带，步行
在祥云路上，透过并不密集的高层住宅，总
能望到南面微波闪光的湖面和更南边的如
墨远山。既有学校，某些路段便挤满了各式
各样的交通工具，大大小小的学生如刚出笼
的小鸟，叽叽喳喳和大人们讲着话。

道路两边的梧桐树、银杏树、香樟树、红
枫树在落日余晖中，泛着绿的、黄的、红的
光。走过学校、超市地段，路边是由20顶红
色的方方正正的帐篷组成的地摊儿，水果摊
上摆放着猕猴桃、葡萄、苹果、红桃黄桃、羊
角蜜、青梨黄梨等。几乎每天路过都会买一
些水果，甜蜜了我的整个夏天。

德信泉超市外面的广场上也云集了各
类小摊位，继续向前，就来到了南北主干道崇
文路与祥云路的交叉口。这是一个神奇的
路口，冬天里每每以该路口为界，西面是稀
薄的雾气，东面是浓厚的雾气；夏日里路口
西面是瓢泼大雨，东面则是毛毛细雨，这样
的奇景常常出现。站在路口顺着崇文路朝

南望去，一路下坡，就是邈远辽阔的白龟
湖。

此刻，太阳变得红彤彤
的，比白天大了好多，直直
朝着地平线坠落，最后时刻
的下落肉眼可见，一分钟时

间不到，彻底被淹没了。而我
并没有刻意加快步伐，按照

惯常的步速行进，
直到路灯亮起，将

近 一 个 小 时
后，才走回家

里。家中有温

热的饭菜，有快乐的笑脸，
生 活 平 凡 而 宁

静 ，如 此
甚好。

徒步伴随落日归
◎班小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